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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今晨一个朋友到这里来，说青年会有个姓冀的出了一张通告说，聂耳洗

海水澡溺死了。

我即刻去找冀君，因为东京的乡友们全都避暑去了，打电话也来不及，

便和冀君马上搭车到藤泽。在车里我心里还想，也许你约着李君们到车站

来欢迎我们，或者我们到李君家，你正高兴地拉着提琴。最不济也不过被

浪卷进去之后又打救起来，此刻睡在床上静养哩！海水固然有威力把一个

活生生的人淹死，但千万人之中难道就偏偏降临在你头上吗？

然而你，我是知道的，当我同着冀君、李君及你住所的李君朋友滨田实

弘家一家大小男女，送着你的尸体到火葬场，耳！多么凄凉啊。我叫掀开

棺盖，里面的人如果真是你的话，那么永无再和我们立在一道的时刻了。

不是你是谁呀，特别张开的你说是生来听音乐的耳朵，右颔下拉提琴

磨起的青块。耳！不是你是谁呢。耳！你还能挣扎起来？起来吧，起来，

跳起来，唱起来。笑吧，然而你的脸青肿，七窍流着血。一丛山花在你脚

下。你是永远这样地躺着了啊！这悲惨的结局，永远决定了你一生和你一

生的命运。

我像做着梦，一个可怖的噩梦。

在上海时，我做过这样的一个梦，梦见你死了。你的尸体静谧地躺着，

我的心阴暗恐怖，我抱着你哭起来。醒来时一身冷汗，心还跳着。然而不

久隔邻早间的钢琴声，清脆地鼓到我的耳膜上来，我于是笑了，那是你早

间必做的功课啊！

噩梦是会醒的，醒了是快活的。然而，耳！到了这恐怖凄凉的高峰，以

素来的习惯，素来做梦的习惯，此刻应该是醒了的。

然而这噩梦竟长久地延下来了。

完了！完了！仅23年的生命，完了！使未曾爆发的才能完结了你平生的

一切。

耳，刚出头的天才，刚发光的巨星，你竟这样地与世永辞了。

人间永不再得的好友！老母再盼不归的爱儿！社会伟大

的天才，人类的明星，新时代的歌者，开路的先锋，此后叫

人们再到何处去找你这无涯的遗憾？叫人们怎样消受啊？

你悄悄地来到这动乱的时代里，你唱出了最明亮的歌

声。然而这歌声，还没有宏大发扬时，你又悄悄地随海水的

泡沫消殒了。但是千万人唱着你的歌，即便死后你的灵魂是

不会寂寞的。上帝待你太残酷，群众是不会辜负你23年的苦

干奔忙！

狂乱动荡的时代正奏响着你的歌声。

搜索着我们过去的历史。直到现在，即使被人称做铁石

心肠的我，投笔竟也不能不颤手了！

——节选自《聂耳全集（增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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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2日，聂耳（右）与云南同乡好友张天虚在上海兆丰公园


